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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的 《文獻學講義》 雖然到了 1986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上市，但是
該書早就著手整理，整理完成的時間也是在 1982年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購回，例如不久前北京大學圖書館以 1.1億人民幣從日本購回 2萬餘冊的 「大
倉藏書」。再加上研究者人數眾多，高層單位願意挹注大筆資金投入整理的工
作，這些客觀條件，使中國大陸能產出大型的文獻整理成果。例如不同版本
的 《四庫全書》 被彙校，例如高達 61冊、總字數 2,800萬字的 《全元文》 的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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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不同，王教授花了很多篇幅在討論文獻學的定義和範疇，在這方面我受他
很大的啟發。然後他把寫作主題偏向於討論工具性學科與文獻研究之間的學
理關係，我則偏向於文獻解讀與詮釋，這是我與他相異最大之處。
我所建構的文獻學，是由方法論、外在結構論、內在學理論三個部分所
組成的。我認為若能找出一些解讀文獻的切入方法，再從文獻的形式結構和
內部的構成原理去解讀，應能對一部或是一個類型的文獻作出比較恰當的詮
釋。當我們能正確詮釋文獻時，才能從字詞的背後找出文獻最真實的意義，
才不會讓自己的閱讀停留在字詞的表面上。這就是我在上文中所說的，我們
研究的不是典籍文獻在說些什麼，而是它為什麼要這樣說。
一個自在的學術空間四、 
文獻學真的是一門很冷門的學科，尤其在臺灣，只有極少數的人專攻這
個領域。單篇論文是有一些，但是專門又有系統的著作則是少之又少。各大
學的中文系或是相關系所，可能由於文獻學定位不明的關係，也絕少開設這
門課程。許多中文所的研究生，問他們什麼是文獻學，大多只能目瞠目以 
對。
有一回在大陸參加一個文獻學的會議，承辦單位的領導在開場時引用了
大陸學者韓儒林所寫的一個對聯：「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寫半句空。」 認
為文獻學的研究者就是這個寫照。後來又有人說，在寒窗下坐了十年冷板 
凳，也絕不會 「一舉成名天下知」。大家聽了都心有所感，卻同時也都大笑不
已。
會議開始後，仍是一如往常，上自甲骨文，下至現代小說，什麼主題都
有，什麼觀點都有。絕妙的是，大家各說各話，卻沒有人說：你這不是文獻 
學。
我覺得這個現象很好，由於定義不明，沒有共識，反而使每一篇自以為
是文獻學的論文都給我很多的啟發。冷門，造成了絕大的自主空間，大家都
有自信，大家都自在，真好。
